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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汝刚答读者问：
滑稽艺术为何需要“新四功”

◆ 王汝刚

近期，在“梁定东作品研讨会”
上，好几位老中青艺术家相继发
言，我受到启发，也即席发言，提出
了一些想法。虽说是即席发言，却
是我从艺多年的一点心得，有待批
评，欢迎指正，期待完善。
众所周知，滑稽表演注重传统

技艺，讲究“说学做唱”。在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的今天，传统文化得
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人民呼
唤舞台出现新一代名家大师，从高
原走向高峰，实现传统文化在新时
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赓
续传统文脉。对此，我认为，新时
代的滑稽演员，若仅学习“说学做
唱”四门功课，似乎还不足以把握
时代要求，做出新的成绩。希望大
家在“能演，会唱，善辩，可写”四方
面发力，试称为“滑稽新四功”，以
此推动传统艺术在新时代的传承、
创新、融合、发展，通过出人出戏，
为优秀民族文化的延续发展作出
新贡献。
首先是“能演”，希望滑稽演员

能提高思想内涵，准确把握表演尺
度和分寸，不能为了舞台效果而不
顾人物，不顾情理地卖弄噱头，而
是积极深入生活，观察生活，表现
生活，在塑造人物方面下足功夫，
噱头要为人物性格与感情服务。
可以说，滑稽界从来不缺好演员。
在近期走红的沪语影视《繁花》《爱
情神话》《菜肉馄饨》等作品中，都
出现了滑稽演员的身影，他们出色
的表演，为作品增光添彩，受到观
众欢迎。本人虽然长期从事舞台
艺术，偶尔也会客串一些沪语喜剧
电影的拍摄，如《股疯》《股啊股》
《考试一家亲》等，自以为能对“推
广普通话，保护地方话，学会外国
话”的语言环境做些行为支撑。但
是，运用谦称“评弹老听客”的陈云
同志对曲艺作品的鉴赏办法，作一
番“交流，比较，反复”，再对照自己
的影视表演，不得不承认，在塑造
人物方面，与专业的影视剧演员相
比，差距不是“一眼眼”。这不是我
自谦，人贵有自知之明。
“会唱”，是对滑稽演员的基本

要求，所谓“南腔北调，九腔十八
调”都要会。但新时代对文化工作
者要求更高，不仅要会唱各种戏

曲、歌曲，还应当对各种濒临失传
的珍稀艺术加以挖掘和传承，如苏
州文书、湖州三跳、南方歌剧、钹子
书、挖花牌、小贩叫卖，甚至宗教科
仪，梵音呗念……都应当有所了
解、学习。不如此，如何应对人工
智能的强大威力？毕竟AI技术不
仅能还原影像，更能模仿人声。只
有所学的艺术越多元，积淀越丰
厚，才有可能“更胜一筹”。有人问
我，要求这么高，你自己能做到
吗？说实话，我也依旧在学习之
中，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毕竟，我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坚持曲艺
事业，初心不改，愿为文脉传承尽
绵薄之力。
“善辩”，一个好的滑稽演员，

不仅要求口吐莲花，妙语如珠，还
要把语言变化为智慧与机锋，正如
司马迁在《滑稽列传》中所说的：
“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记得相
声大师侯宝林首次赴港演出，有位
记者泼冷水：“请问侯大师，香港人
听不懂普通话，他们会来剧场看戏
吗？”侯大师一派儒雅风度，即刻回
复：“听不懂的不会来，能听懂的都
会来。”姚慕双、周柏春两位滑稽大
师在评论某部不成熟的作品时，只
用寥寥十个字：“滑稽戏不滑稽，真
叫滑稽。”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
就奖得主，滑稽大师杨华生先生在
西安某大学授课时曾说过：“笑声
大体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有益的
笑，第二种是有害的笑，第三种是
既无益又无害的，所谓一笑了之。
我认为，应当提倡第一种笑，反对
第二种笑，保留第三种笑。”作为杨
华生大师的学生，我经常会引用业
师这番精彩的理论，以此启发学
生，并与大家共勉。
前辈智慧的语言给了我们巨

大的启发。所谓“善辩”，并非“诡
辩”“狡辩”，更不是为不作为、不进
取找寻“躺平”的理由与借口，相
反，希望滑稽演员珍惜自己每一次
“开口”的机会，积极为百姓言，为
时事辩，为生活歌。虽然通俗与庸
俗不过一字之差，然而失之毫厘谬
以千里，不可不察。在今天，新一
代滑稽演员应当以习近平总书记
的文艺思想为指引方向，加强理论
研究，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

事而作，结合时代精神，变化语言，
丰富词汇，适应语境，积极探索创
新。滑稽演员作为口头文化传播
者，在新时代、新舞台、新媒体的传
播过程中，应当理直气壮去守正创
新，积极发挥语言艺术的优势，演
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节目，说老百姓
心里想说的话，通过艺术之“辩”（也
可视为“变”），把通俗有趣的滑稽艺
术提升为充满智慧的幽默文化。

最后是“可写”。滑稽艺术的
创作方法是颇为特殊的，从前辈成
功经验来看，其创作流程是：先由
编剧提供大致故事框架，召集主创
人员一起座谈，集思广益，充分发
挥大家的艺术积极性，群策群力使
之完善，然后，编剧从中采撷精华，
形成二度创作，演员则根据这一较
为成熟的剧本搬上舞台，并在演出
过程之中不断修改，打磨完善。由
此看来，在创作一部优秀作品的过
程中，作为演出者，早已自觉或不
自觉地参与其中了。滑稽表演艺
术大师笑嘻嘻虽是千度近视眼，硬
是戴上眼镜，拿起放大镜，写出了
十几万字的“镜品力作”，令人感
动。因此，专家在评论某位名家大
师时，常常会说他“有一支笔”或者
他“有两把刷子”。所谓的“可写”，
就是提倡表演者与编剧积极配合，
主动参与案头创作，并在演出过程
中结合观众反应、剧场效果甚至时
事变化，常改常新，打磨出叫得响、
传得开、留得下的艺术精品。

所谓滑稽表演“新四功”的拙
见，是不成熟的一家之言。但是，
高楼大厦平地起，添砖加瓦皆贡
献，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代表性传承人，年过七旬的我总想
为保护传承优秀中华文化尽绵薄
之力，因此说出了几句心里话，借
此抛砖引玉。衷心希望新一代滑
稽演员能做到心有人民，口有华
章，笔有神采，胸有担当，通过守正
创新的艺术作品，重塑滑稽艺术在
当代的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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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越剧院复排
《玉卿嫂》，许多越剧戏
迷为这部精彩好戏的
回归欣喜激动，奔走相
告。但同时也听到这
样的声音：在当下的时
代演这样的戏，到底要
传达什么？如果能够
让理性克制偏见，从艺
术规律和越剧历史的
视角来分析这些现象，
或许评判就无需那么
迫切。

谈《玉卿嫂》，首先
要提《祥林嫂》。这不
仅是因为二者都改编
自现代文学作品，都聚
焦于民国时期的女性
命运，又都是越剧袁派
的代表性剧目，更是因
为这两部戏在创作精
神上有诸多相通之处。

首先，相比同时代
的越剧作品，二者在题
材选择上都有一定的
超前性，甚至可以说惊
世骇俗。1946年《祥
林嫂》首
演时，观
众期待的
是华美服
饰、姣好
扮相与猎
奇故事，
却看到一
个衣着褴
褛的老妇
演绎如蝼
蚁般的一生。在国统区上海改编鲁
迅作品，仅一群胆大的越剧女演员
敢为。同样，2005年《玉卿嫂》在世
纪初戏曲界回归平静、多以才子佳
人创作为主的氛围中，也引发不小
争议。连当年演出《祥林嫂》的袁雪
芬也曾纠结，最终为“救场”才默许
学生方亚芬出演。

其次，两部戏都在艺术上突破
了表层的“美”，追求深层的“真”。
这种真，并非机械描摹的写实主义，
而是灌注了时代精神的一种鲜活和
真实之美，越剧也由此创造了一种
融合古典戏曲和现代写实艺术精髓
为一体的全新的现实主义戏曲美
学，在中国戏曲体系中独树一帜。
《祥林嫂》无疑是这种美学的高度体
现。袁雪芬选择这个题材，是为了
表现她的故乡许多类似她的妇女的
命运。虽然最初这种表现还比较肤
浅，依然从越剧惯常的男女悲情故
事的角度切入，但随着创作者对鲁
迅作品认识的提高，尤其是新中国
成立后的几轮打磨，该剧无论是主
题立意、人物塑造还是音乐舞美水
准都达到经典的高度。
《玉卿嫂》和《祥林嫂》表现的时

代背景几乎相同，女性解放的主题
也一以贯之。《祥林嫂》让人看到压
在农村妇女身上的重重大山，揭示
了那个时代人们对现实的普遍漠视
和自我麻痹状态；《玉卿嫂》则撕破
虚假的现实主义，从关注人与社会
的冲突直逼人物的情感世界和隐秘
内心。这样的跨越令很多人不适
应，因为《玉卿嫂》向我们提出了一
个尖锐的问题：获得基本生存权利

的祥林嫂，真的就会幸
福吗？《玉卿嫂》表明，
当女性外在的压迫解
除了，精神的束缚、身
体的解放、人性的舒张
却远远没有达成。这
就是从《祥林嫂》到《玉
卿嫂》的不同。
这段路，越剧走了

很久。
每部越剧作品的

传播接受都有赖时代
契机。最初观众不接
受《祥林嫂》，是不敢面
对真实却不美的女
性。长期社会规训催
生大量“虚假文艺”，
“美”成为现实的遮羞
布。但墙内开花墙外
香，越剧改编鲁迅作品
引起新文艺界关注，赞
誉越剧飞跃进步，《祥
林嫂》被誉为新越剧里
程碑。这在20世纪40
年代并非偶然：长期战
争、上层卖国、底层受
辱，反帝反封建已成历

史趋势与
民 心 所
向。有识
的越剧艺
人在话剧
影响下，
敏锐觉察
艺术与现
实 的 关
系，开始
将创作与

民族命运相连。越剧由此走上新
路，为日后跻身大剧种奠定基础。
《玉卿嫂》来临，观众或难以接受一
个有情欲的“祥林嫂”，不敢面对女
性真实情感与隐秘内心。但越剧始
终遵循以真为美的探索精神，对女
性命运的关注终究从社会现实走向
精神现实。该剧凭借精湛艺术性与
深刻主题获专家学者肯定，2007年
方亚芬凭此剧夺得梅花奖，2013年
该剧被上影集团拍成电影，定格为
又一部经典。
这段路，越剧走得很艰难。
首演后的20年内，《玉卿嫂》的

复排多次被提起，又多次搁置。其
中有演员的因素，也有对题材内容
的顾虑。有人说，白先勇的《玉卿
嫂》是一部现代主义小说，疏离了当
下中国的语境。但现实的内涵非常
广阔，只要文艺以人为中心的本质
不变，那么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精
神世界，都是文艺要反映的现实。
关注女性命运是越剧的重要精

神内核，从《祥林嫂》到《玉卿嫂》的
越剧现代戏进程虽然充满了曲折，
却始终不曾放弃对女性从内到外的
生存境遇进行表现与追问。20年
后《玉卿嫂》终于再次与观众见面，
这是对80年前《祥林嫂》所开拓的
越剧现实主义美学传统的呼应与肯
定。我们不能忘记，前辈艺术家以
毕生心血向我们印证：越剧从来不
是点缀时代的鲜花，而是扎根现实、
观照人心的现代艺术，以袒露生命
泣血的“真”为使命。未来的越剧，
也必将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越
走越深广。

滑稽名家王汝刚在梁定东从艺六十周年研讨

会上提出，滑稽艺术在新时代的传承发展，亟须建立

“新四功”。新民晚报忠实读者刘德亮是一位爱好文

艺的80后，尤其对海派艺术情有独钟，他看到后，给

新民艺评编辑组发来了自己不同的声音。他写道：

看了王汝刚先生最近提出的这新“四功”，有不
同看法，直抒胸臆：
首先，其他三功皆认可，前二功是百年来最基

本的，谈不上“新”。最后的“可写”倒是需要强调和
引领，当年姚周、杨华生、龚一飞、筱声咪、王辉荃等
多少都是可写的，只是方式、程度不同而已。“写”不
一定就是要会创作剧本，也包括善于二度创作，善
于出好的“噱头”，因为滑稽的根本就是“噱头”，就
是让人笑，否则剧本写得再文字优美、文章漂亮，也
是空谈，并不是作文竞赛。
至于“善辩”，个人并不认同。
首先，滑稽戏、独脚戏不是辩论赛，为什么要善

辩？这与这门传统艺术毫无关联。其次，因为当今
滑稽低迷、遭人诟病，而要“善辩”，掌握话语权，心
里可以这么想，但当众这么说，而且要作为基本的
“四功”，就不太合适了。滑稽的低迷，纵然有客观
的原因，但更应从自身找原因、寻方法，比如其提出

“可写”就是对的，实实在在，打铁还需自身硬。如
果要站在受众对立面，靠“善辩”来立身，而不是真
本事立身，那就本末倒置了；而且这一说法，传导给
一些本就不上进的青年滑稽演员，更是会从“善辩”
到“诡辩”，好像问题都在外头。
所以，对王汝刚先生提出的“善辩”并不理解，

更不认同。与其“善辩”，不如“善变”（在传承基础
上的创新变化，或者勇于打破自己的老路，多在专
业上下功夫）。
“善辩”就是给退步找理由、给懈怠找借口、给

无能找“本事”，实在不敢恭维。
一家之言，却出于肺腑。
艺术的生命力，既在于创作者的自觉革新，也

离不开观众的真诚反馈。这封来信，正是一位普通

观众对本土艺术如何“常演常新”的关切。而当我

们把信息反馈给王汝刚后，他很快撰文回答并阐释

了“新四功”的内涵，这也让我们感受到，真正有生

命力的艺术，永远需要在与时代的对话、与观众的

互动中汲取养分。

现刊发王汝刚先生的回应，也欢迎更多读者朋

友加入这场关于滑稽艺术、关于海派文化传承与创

新的讨论。 ——编者


